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鸣谢主办⽅：绿度⺟三胜法在线禅修课程 

 

访谈主题：《⼤成就者之歌——祖古乌⾦仁波切灵修回忆录》 

访谈时间： 年 ⽉ ⽇ 

访谈⽅式：Zoom 在线会议 

中⽂译制、字幕：绿度⺟三胜法团队 

 

 

海蒂：艾瑞克，我⼗分⾼兴你有时间为《绿度⺟三胜法在线课程》进⾏这次访谈。而且

今天是这么吉祥的⽇⼦，是祖古乌⾦扬希仁波切的⽣⽇。 

你可能知道，三胜法学员有⼀个读书学习小组，已开始学习《⼤成就者之歌——祖古乌

⾦仁波切灵修回忆录》。当我得知他们选了这本《⼤成就者之歌》来读时，我⾮常⾼兴。

就像我多次告诉秋吉尼玛仁波切的那样，这是我⽣命中最重要的书之⼀，我肯定读过不

下七遍，现在我⼜在读它，只因为它⿎舞、深化了我的修持，而且确实极⼤地激发出我

对这个传承的虔敬⼼。 

特别是在我闭关时，这本书对我的修持⾮常有帮助。尤其对我们三胜法的学员来说，了

解这个伏藏法的传承上师⾄关重要。进⼊末胜法阶段后，我们每天都要祈请传承上师，

而《⼤成就者之歌》⾮常有助于激起对传承上师的信⼼和虔⼼。 

所以，艾瑞克，我发⾃内⼼地感谢你写了这本书，让我们⼤家都能读到它，感受到与秋

林德萨的密切联结。这让我想到第⼀个问题：是什么令你写下这本书？它是如何产⽣的？ 

艾瑞克：编写《⼤成就者之歌》这本书，从我开始写直到它出版，耗时 25 年。 

这件事始于祖古乌⾦仁波切在德国住院之时。邀请仁波切来德国的⼈是安德⾥亚斯·克

雷奇⻢尔。当时仁波切在做眼部⼿术，期间不能⾏动。医⽣做完⼀只眼睛的⼿术，就开

始对另⼀只眼睛做⼿术，所以有段时间，仁波切的双眼都被遮住了。他只能做⼀件事，

就是仰卧在医院的⼤床上，什么也不做。 

于是安德⾥亚斯想到找⼀个小话筒，像过去那种领夹式话筒，把它悬挂在天花板的灯上。

话筒在仁波切的脸庞上⽅，有这么⼀段距离。然后我们可以陆续向他提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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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⾸先问的是⾮常简短的《秋林德萨传承祈请⽂》。这个祈请⽂从秋吉林巴尊开始，

接着是蒋扬钦哲尊等等。然后他就讲解每⼀句那七个或九个⾳的含义。但是很快他开始

讲起了故事。 

于是我们想多问⼀些关于这个传承所有上师的事。你知道他们不全是男性，其中有两位

⼥性，事实上是三位，如果算上耶喜措嘉的话。因此我们的传承是少有的，⾮男性沙⽂

主义的传承之⼀。 

仁波切没有顾虑地谈论他⻅过的上师和他祖⺟⻅过的上师——基本上是《⼤成就者之歌》

⾥，我们能读到的所有上师。在祖古乌⾦仁波切和书⾥提到的不同上师之间，最多只隔

了⼀个⼈。他能够模仿他们的声⾳，模仿他们的仪态，因此那是⾮常⽣动的讲述。 

⼏年之后，我感觉这些谈论可以扩充为对整个传承的阐述，但是他对⾃⼰只字未提。于

是我带了礼物之类的去问他：“您可否谈谈⾃⼰的⽣活，这样就能成为⼀本传记。”他

⻢上回答：“绝对不⾏，我对出版⾃⼰的传记没有兴趣。因为我不能称为拉千，我不是

重要的喇嘛。” 

他真的不想出版任何关于他个⼈的书。我能让他谈到⾃⼰的唯⼀办法是谈及其他上师。

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你能看出它主要是他对其他上师的回忆。 

然后有⼀些细节，可以说是我像这样挤出来的。⽐如抓着他的⾐⻆问：“请问您有⼏个

孩⼦？某事发⽣时您在哪⼉？”那就像是在推⼀块巨⽯，因为很难让他做他不想做的事。

但是在麦克·特威德和玛西亚的帮助下，我们最终得到了很多细节。 

然后和⼽尔曼，尤其还有⼽尔曼夫⼈⼀起，我们最后汇总、编辑了所有内容，将之出版

成书。前后⽤了 25 年。我本想把所有照⽚都印成⼤幅彩照，但是没有办到，或许以后

的版本会有彩照。 

⽬前这本书的藏⽂版正在译制当中，译者是⼀位在博达纳读过佛学院的⼈，和秋吉尼玛

仁波切在囊谦的堂表亲（侄⼦）。总之，仓萨祖古会负责藏⽂版的制作。他们会根据我

们早先在医院录的磁带来做，还会补充其它很多他们记得的内容。 

但我遵循的⼀个重要原则是：我们只把祖古乌⾦仁波切⾃⼰说的话写出来。只写他⾃⼰

说的话，别⽆其它。只有脚注是我写的，除此以外，整本书都是祖古乌⾦⾃⼰说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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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我记得，但是没有被录⾳的故事，不幸地没有在这本书⾥出现。 

这本书就是这样产⽣的。出版⾄今，我不知道这本书现在有多少种语⾔版本，我想有很

多。 

海蒂：艾瑞克，⾮常感谢你的解释。似乎祖古乌⾦仁波切相当不情愿把他的⽣平事迹出

版成书，对吗？ 

艾瑞克：是的，所以我们等到他圆寂后才出版。 

海蒂：听你说了这本书的由来，我也明⽩了⼀些事。我在读这本书时总是在想：“为什

么没有关于他妻⼦的内容？她是⼀位如此有殊胜成就的修⾏者。”我想这应该是出于同

样的原因——即他故意避而不谈。出于他的谦卑，书中没有太多关于佛⺟的内容。 

艾瑞克：有四分之⼀⻚的内容，讲到她修了很多遍前⾏，她连续多次布施了⾃⼰的⼀切

财物，让她家⼈很⽣⽓。所以她家⼈说：“不能让她有任何东西，因为她只会把它布施

出去。”祖古乌⾦仁波切还说，佛⺟有很美妙的嗓⾳。那些是他主要讲到的事。 

海蒂：对你来说，这本书中或祖古乌⾦仁波切讲的哪个故事最⿎舞⼈⼼？ 

艾瑞克：没有某个特别的故事，更⿎舞⼈⼼的是那种氛围。因为多年以来，每当我整理、

阅读、重读和修正书中的⽂字，我都能感受到这本书的氛围——⼀种巨⼤的谦卑，而且

那就像是和他在⼀起。 

当你整理⼀位⽼师的话语，试着把它们变成⽂字之时，那就像是你和这个⼈⼀直在⼀起，

那是最棒的体验。因为我感到他⼀直在我⼼⾥，或者说他的话语⼀直在我⼼⾥。那是⽆

法回报的。 

海蒂，当你编写秋吉尼玛仁波切的传记时，你会发现这⼀点的。而且你有很好、很⼤的

团队，对吧？ 

海蒂：好吧，艾瑞克，谢谢你在三百⼈⾯前提醒我（笑）。看来祖古乌⾦仁波切讲过的

⼀些故事没有包括在这本书⾥。你是否愿意分享⼀个没有收录在这本书⾥的故事？ 

 



 
 

 
 

 
 
 

4 

艾瑞克：当然愿意，有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故事。 

祖古乌⾦仁波切在 1981 年访问了吉隆坡的⽼噶举中⼼，那次来的⼈如此之多，前所未

有，活动只能放在室外举⾏。他坐在院⼦⾥的法座上，环顾了⼀下四周，点点头说：“嗯。”

然后他开始讲述⼀个禅修者的故事。 

这个禅修者住在囊谦和德格交界的地区，他没有得到适当的指导，就决定去进⾏⻓期闭

关。祖古乌⾦描述那个地区的⼈就像牦⽜⼀样，头脑不太灵光，而且⼀旦⼼⾥有了⼀个

想法，⽆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。所以他们要么变得⾮常好，要么变得⾮常坏。在那个地

区，⼈们说那种⼈要么成为⼟匪头⼦，要么成为成就者。 

这位禅修者就是那种⼈，而且他很爱⾃⼰拿主意。他想：我得到过⼀点教法，我只要修

持那个就好了。 

于是他在⼀个⼭洞⾥坐了两、三年，然后在修持上，他开始有⼀些不寻常的征兆。⽐如，

他可以坐很⻓时间都不呼吸——不是屏住呼吸，而是呼吸消失了。据说当你深度放松时，

全⾝之⽓都会⾃然汇⼊中脉，可能他就是那样的情况。他还能提前很久预⻅他的施主何

时会来，因此他可以准备茶。此外，他可以连续七天打坐不吃东西，甚⾄连⼀杯⽔都不

喝。 

他对⾃⼰的成就颇有⼀点⾃傲。他想：“可能附近极少有禅修者达到像我这样的⾼度。

我不仅能不费⼒地⻓久住在禅定中，还能了知他⼈的⼼，而且乐、明、⽆念这三种禅修

觉受⼏乎从不间断。我要找⼈确认我的证悟。” 

他听说有位来⾃德格的上师（第⼀世）蒋贡康楚正旅经此地。他想：或许他是我可以信

任的、能确认或认可我的证悟⽔平的⼈。于是他走下⼭，花了⼏天时间最终得到蒋贡康

楚的⾯⻅。 

他走进去，作为⼀个骄傲的康巴⼈，他没有躬⾝⾏礼，只是⼀屁股坐下去，因为他觉得

他们两个⽔平相同。他坐在房间⾥，开始诉说他的⽇常禅修体验：不间断的乐、明、⽆

念；⼀周不吃不喝都轻而易举；⾝体充满⼤乐、没有任何痛苦；可以了知他⼈的⼼… 

在他说到每个细节时，蒋贡康楚都会把⼿放在头上，好像很痛苦⼀样，说：“噢，不，

不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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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他说“我的禅修完全不受念头⼲扰”时，蒋贡康楚会说：“噢，不，糟透了！” 

对话⼀直那样持续，直到他开始怀疑：“或许这位上师还没达到我的⽔平，因此他现在

可能有点嫉妒。我正在令他觉得不舒服。” 

由于蒋贡康楚最后什么话也没说，他想：“这是在浪费时间，我的成就⽐这个康楚⾼很

多。我这就离开房间回去吧，他给不了我要的帮助。”于是他⼀路走回⾃⼰的⼭洞。 

但是这次他对⾃⼰不太有信⼼了。经年累⽉，他只是坐在那⾥，对这个康楚越来越恼⽕

——这个康楚甚⾄没有被触动，也没有双⼿合⼗什么的，他只会说“噢，不”“噢，糟

糕”或者“真要命”。 

因此，三年之后，他烦恼不安以⾄于⽆法禅修，更不⽤说他曾有过的乐和⽆念的觉受了，

现在他⼼⾥只是⼀⽚混乱，⽆法放松安坐。 

他想：这个⼈毁了我的证悟。现在他不再称之为“证悟”了，他只是说他内⼼的平静被

这个上师破坏了。于是他想：我得去找他，向他抱怨。 

⼀段时间后他听说康楚⼜要途经这⾥——我想康楚是在从中藏回来的路上，从囊谦或德

格去中藏然后返回，不管骑⻢或走路通常都要三年。于是他⼜走下⼭，最后得到了蒋贡

康楚的⾯⻅。 

他开始诉说，他曾有的禅定——⼴⼤的寂静、澄明——是如何被毁掉了。蒋贡康楚却说：

“很好。” 

他⼜说：“我曾经可以⼀周不吃不喝，⻓时间不呼吸——现在都不⾏了。”蒋贡康楚说：

“好极了！” 

他还说了其它种种细节，⽐如“我现在⽆法了知他⼈的⼼了”。我不知道他以前究竟能

否做到，但他印象中原先可以，现在不⾏了。蒋贡康楚说：“⾮常好，⾮常好。” 

于是他想：“这个⼈很⾼兴我的证悟被毁掉。他可能什么成就也没有，只是到处去化缘。

但是⾄少我曾经让他感到不舒服，对此我很满意。” 

最后，蒋贡康楚还是什么也没说。他坐在那⾥，本想说：“难道你就不能帮帮我？”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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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讲不出口——⼀个⼈傲慢的时候，要让他请教⼀个问题都⾮常难。于是他再次走了

出去，在走之前，他对康楚说：“那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？你肯定从你的上师那⾥听过

些什么。” 

于是蒋贡康楚对他说：“什么都不要做，也不要散乱。” 

他回去之后就依此照做。不知是否⼜是三年之后，蒋贡康楚再次经过那⾥。在这段时间

⾥，这位禅修者没有任何特别的觉受，他只是变得⾮常安定、不散乱，但没有特别的⾼

峰体验，像是致幻剂带来的那种⾼峰体验。于是他再次回去⻅蒋贡康楚——最后⼀次。 

蒋贡康楚很⾼兴⻅到他。康楚说：“你来了，很⾼兴⻅到你，因为这将是我们最后⼀次

⻅⾯。你现在有了进步的基础。之前你太满了，我甚⾄⽆法告诉你任何东西。现在你只

需保持那种稳定，之后你会得到⾮常⼤的进步。”于是他得到了⼀些进⼀步的教法。 

祖古乌⾦仁波切的结语是：此⼈后来成为很重要的禅修⽼师，教导了⼏千⼈。我不知道

他去世时是如何离开⾝体的，但是他成为了⼀位⾮常卓越的⽼师。 

而我从中学到的是：哪怕⼀个⼈⾮常傲慢⾃⼤，仍然有⼀些可能性是开放的。 

海蒂：谢谢你，艾瑞克，你的话很⿎舞⼈。这是个美妙的故事，多谢你的分享。 

当你开始成为佛法学⽣时，听到祖古乌⾦讲的关于神迹和⾼度证悟的故事，你的反应是

什么？你觉得被它们激励吗？还是真正激励你的更多是其它东西？ 

艾瑞克： 我早年就读过密勒⽇巴和莲师的传记，⾥⾯全是难以置信的事迹。而且我是

丹麦⼈，你知道，丹麦⼈头脑相当简单。因此对于神迹，我个⼈从来没有任何问题，根

本没有。我理解它们的⽅式，就是不试图去理解它们。为什么⼀切都应该符合我脑袋⾥

预想出来的宇宙？所以我会保持开放。 

我相信你们很多⼈都体验过在学校⾥未曾教导的东西，如果我们把⼀切都局限于书本上

或学校⾥的学习，那么证悟之道就不存在了。在证悟之道上，⼏乎每⽉或每年，我们都

必须开放⾃⼼⾄新的⽔平和视野。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平常的推理能⼒根本不⾜以深⼊证

悟之道。 

因此我完全愿意开放聆听各种故事，不⼀定要判断⾃⼰相信与否。这不是那么重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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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蒂：是的，这很有意思。因为我们有些学员读到这样的故事深受启迪，有些就只觉得

太过了，太难以接受。你的建议是可以不置可否，不要试图去理解它们？是这样吗，艾

瑞克？你有什么建议？ 

艾瑞克：让各种可能性并存。有些我们现在不理解的事情，或许以后我们会明⽩。 

在我们这个区域不常⻅到有⼈能在⽔上⾏走……在西藏康区有很多⼈能在⽔上⾏走，但

我⼀⽣中只⻅过⼀位。 

海蒂：真的吗？ 

艾瑞克：对，我没有看到他在⽔上走，但是有这个⼈，我⻅过他。他还活着，住在锡⾦，

他现在很⽼了。他是多⽵千仁波切。 

在他小时候，确切地说他不是在⽔上走，而是他⼀个小孩⼦在⼀条汹涌的河流上来回踏

浪滑⾏。但是对思想⾮常保守的⼈来说，就算亲眼看⻅他们也不会相信。 

海蒂：是的，他们会以另外的⽅式去理解，他们不会打破⾃⼰的狭隘观念。 

艾瑞克：但是，从另⼀⽅⾯来说，如果有⼈不想相信这种事，我不会强迫他相信，⼀点

也不会。 

海蒂：是的，那没有意义。艾瑞克，我听秋吉尼玛仁波切说过很多次，当你来到寺院时

他和你的初次相逢。但是我从未听过，你来尼泊尔后，是如何遇到祖古乌⾦仁波切的？ 

艾瑞克：我很快就遇到他了，因为当时博达纳的寺院正在建造，那是 1975 年的春天。

祖古乌⾦仁波切从⼀开始就在那⾥，我只是不知道那是他。我坐在那个小的宁玛派护法

殿的地板上，就在他旁边，他正在塑⼀尊祥寿佛⺟像。我想：“这真是⼀位了不起的⼯

匠。他没有任何线稿也能塑造出⼀尊佛像，他凭空就塑造起来，而且每⼀步都是完美的。

他肯定⼀辈⼦都在塑像，所以才这么熟练。” 

当时我觉得他年纪很⼤，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他年纪很⼤。但他没有变⽼，他没有改变。

他看起来还是⼀模⼀样。 

⼏个⽉之后，我去向秋吉尼玛仁波切告别，因为我要去⼤吉岭，也可能是去锡⾦。他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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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也要向我⽗亲告别。”我不知道他⽗亲也在，也不知道他⽗亲是⼀位上师。我想他

⼀定是喜爱⾃⼰的⽗亲，才要我也向他⽗亲告别。这好像是我必须向他全家⼈告别。 

祖古乌⾦正站在⼤约 20 ⽶开外。秋吉尼玛仁波切说：“他就在那⾥。”于是我⼿捧⼀

条皱巴巴的、价值两卢⽐的⽩⾊小哈达向他走去。 

那时候我也⻅过其他喇嘛，他们总是会把⼀只⼤⼿放在我头上，或者⽤⼀本书敲我的头。

因此当我低头的时候，我期待他也会这样做。但是什么都没发⽣，没有拍头之类的，什

么都没有。 

于是我抬起头，看到祖古乌⾦的头正在我眼前——他也在向我鞠躬。当时我觉得⾮常尴

尬。然后不知道是谁从后⾯推了我⼀下，我们的额头猛然碰到⼀起。他的额头很⼤，我

的也是，所以很容易就碰到了，不可能不碰到。这让我深深地感到，这个⼈没有⾃负或

傲慢。 

之后的许多年，我发现他对每个⼈都⾏碰头礼——不只是对喇嘛或修⾏⼈，甚⾄对普通

⼈也是这样。他不把⾃⼰凌驾于任何⼈之上。我认为那是他⾮常令⼈喜爱的品质之⼀。

只是很久之后我才明⽩，那其实表达了他对法与众⽣的⻅地，即每个众⽣在最深的层⾯

上都是平等的，没有⾼低之分。那是打动我的⼀点。 

海蒂：真美，艾瑞克，谢谢。那么最初三个⽉你主要跟秋吉尼玛仁波切学习，之后你才

感到与祖古乌⾦仁波切有真正的联结？ 

艾瑞克：对，当时祖古乌⾦仁波切在西⽅还不为⼈所知，没有⼈听说过他，甚⾄在尼泊

尔他也不太出名。 

他们⼀群⼤约⼗个喇嘛开始建造⼀些小寺院，他可能是其中最晚的⼀个，因为他其实不

想建寺院，但第⼗六世噶玛巴不断催促他，于是他终于开始建了。他去了东南亚，在新

加坡遇到⼀位功德主，然后他把所有的钱带回来，买了⼀些地，还开始买砖、⽔泥、铁

⽚。他说，藏族⼈的⻛格是把所有的钱都⽤来买建筑材料，钱花光了再去找，就像这样。

没有去银⾏、⽴项并且承诺要在多少个⽉之内完⼯，而是⼀种顺其⾃然的建造⽅式。 

那时我以为他只是建造寺院的⼯匠之⼀。他还在寺院柱⼦上绘制天城体书法，为此他做

了所有描图纸——那种带有小孔的透明纸，可以洒上颜料粉。喷洒颜料之后，其他⼯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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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需要把点与点之间连起来。所以我当时感觉他是个⼯匠，也是秋吉尼玛仁波切的⽗亲。 

我从⼀位丹麦朋友那⾥得知了秋吉尼玛仁波切的名字，我想你⻅过那个朋友，他叫杰克，

后来去世了，但我没听他说过祖古乌⾦仁波切。因此⼏年后，当秋吉尼玛仁波切对我说

“现在你必须去我⽗亲那⾥接受教法”， 因为有之前的那种印象，我有点惊讶这如何

可能。 

海蒂：直到后来你去纳吉贡巴时，才开始跟随祖古乌⾦仁波切学习？ 

艾瑞克：是的。在那之前，为了求法我只⻅过他⼀次，在阿修罗洞。 

那时有个美国⼈耶喜多杰住在那⾥。他对我说：“这⾥有位伟⼤的喇嘛。你得帮帮我，

有你作为借口我就可以进去了。否则我不敢再进去，我已经问了太多问题。但现在我可

以说，是你要问问题。” 

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祖古乌⾦仁波切坐在⼀个草编的地垫上。他⼀条腿稍微抬起，⼀只

⼿放在膝上，另⼀只⼿略微撑在⾝后，看起来⾮常放松。他穿着布裙，⼀整块布围裹在

腰间的那种，上⾝穿⼀件很小的衬⾐。 

他只是坐在那⾥，看起来⾮常平常。我们进去时，他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，也没有问“你

是谁”之类的。耶谢多杰说：“这个⼈有⼀些问题要请教。”虽然我没有任何问题，但

祖古乌⾦仁波切径直开始教导。 

在那次会⾯中我忽然明⽩：这个⼈完全知道他所讲的东西。他在讲⼼之本性，但未必称

之为“⼼之本性”。我记得他说了⼀句话：“要像⼀块烧热的铁板那样——⽆论多少雪

⽚落在上⾯，它们⼀碰到铁板就即刻消融。” 

我⼼想：“哇！他看上去就像在讲解⼀个在他⼿⼼⾥⾯、触⼿可及的东西。”他不是在

重复⼀些熟记于⼼的教法，或是引述其他⼈说过的话。他只是在解释他的当下所⻅，就

像我们⾯前的屏幕⼀样显而易⻅。 

那真的深深触动了我。当时我已经买了机票，正要去机场，⽆法再过来听更多开⽰。于

是我在⼼⾥发誓：⼀定要再次⻅到这个⼈，并且从他这⾥接受教法，因为这就像从⼀泓

纯净的、未经稀释的⼭泉中直接啜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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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回到尼泊尔时，我问“他在哪？”却被告知他已经开始三年闭关，任何⼈都不⻅。 

海蒂：所以你不得不等了三年才再次⻅到他？ 

艾瑞克：是的，所以我忙着做其它事，⽐如学藏语，我不想下次还通过翻译来听法，那

样的话我得到的可能只有⼗分之⼀。所以那些年我真的想要懂得藏语。 

与此同时，我从秋吉尼玛仁波切那⾥接受教法。他开始⽤藏语教导我，那是在北印度的

敏珠林寺。他只讲藏语，但讲得缓慢、清晰——你知道他讲话多么清晰，很难找到谁讲

话的声⾳像我们秋吉尼玛仁波切那样清楚、完美。 

从在印度的⾸次会⾯起，他就让我为丹麦朋友雅克博·莱斯利翻译。仁波切每隔⼀天会

讲解半⻚，然后我回房间为雅克博逐字翻译，那⾮常令⼈享受。仁波切那时候⾮常慷慨

——当然，他现在也是。像那样花时间跟学⽣在⼀起是很慷慨的，他确保学⽣能够理解，

让学⽣有机会就每⼀个字提问。 

也许对他来说这很烦⼈，但是我不会随便接受其他⼈讲解。我很骄傲，所以我不想接受

随便某⼈对⾼深佛法术语的讲解，我要确保亲⾃从⼀位仁波切或禅修者那⾥听闻讲解，

这样我才能确信我是否必须把它传达给其他⼈。我得有那种确信才⾏。 

为了确保学⽣能理解，秋吉尼玛仁波切⼀直都极为慷慨。你知道的，对他来说学⽣的问

题没有不重要的。 

海蒂：是的，没错。艾瑞克，你跟秋吉尼玛仁波切密集学习了三年之后，当祖古乌⾦仁

波切出关时，你就开始为他做翻译吗？ 

艾瑞克：不是⻢上。事实上，在他结束三年闭关前，我就⻅到他了。 

我从加德满都北部⼭区回来时，可以说已经对⼼之本性有了相当“稳固”的⻅解。我想

这让秋吉尼玛仁波切不太⾼兴。因此每当他说到“俱⽣智”时，他就会看着我的眼睛。

我觉得⾮常不⾃在，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，但是我不理解它的含义——只懂字⾯的

意思，但没有体验上的理解。而且就算我有所体验，我也没有和⼼性联结，从而知道那

就是他所说的意思。 

在某次开⽰结束之后，他有些担忧地看着我，因为我只会在嘴巴上讲，我能为其他⼈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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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，我能理解他讲的关于⼼性的⼤部分内容，但我翻译的只是词语，不是含义。 

终于，他担忧地看着我说：“我想你必须去⻅我的⽗亲。”就像是⼀个医⽣，遇到了相

当棘⼿的癌症病患——“你必须去找专家看看”。 

于是他写了⼀封信，我被允许进⼊祖古乌⾦仁波切的闭关房。那些照顾祖古乌⾦仁波切

的尼师们看着我的样⼦好像是说：“这个让我们上师不得清净的不速之客是谁？”为了

不⼲扰到祖古乌⾦仁波切，她们⽤烟把我全⾝熏了⼀遍，最后才总算让我进去。 

然后他开始给我指导，但⼤多数指导是以问题的形式给予的，我完全不习惯那种⽅式。 

我从卡卢仁波切或其他上师那⾥学习的时候，他们会给⻓篇开⽰，然后译者会进⾏翻译，

我们听完后就走了，没有机会问任何问题。你应该只是听着，而且完全像《普贤上师⾔

教》⾥所说的那样来听闻，基本上就是那样，不会谈到你⾃⼰的体验。 

但是祖古乌⾦仁波切不是那样，他会抓住你。我们经常坐得极近，⾯对⾯距离⼤概 20

厘⽶。他要确保你完全理解他在问什么，然后你必须给出⼀个回答。 

我必须给出⼀个回答，而不是他会回答我的问题。那真的⾮常美妙地把⼀切都颠覆了。

你会有三天或⼀周的时间去思考那个问题，然后你可以回来给出回答。他要么会认可你

的回答，要么会否定它，然后在此基础上给予更多指导。这是完全不同的教导⽅式。 

海蒂：真是令⼈惊奇。艾瑞克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我希望你以后会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，

这对三胜法所有修持者都极有帮助。我还想知道，你对我们三胜法修持者有什么建议吗？

你⾃⼰也从祖古乌⾦那⾥得到了三胜法所有灌顶和教授，也从阿帝仁波切那⾥得到了教

授。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？ 

艾瑞克：是的。有⼀句话秋吉尼玛仁波切提过⼏次：“佛陀所有层次的教法皆为直指⼼

性的指导。”区别在于我们的态度。如果我们学法是为了获取知识，那我们得到的就是

知识。如果我们学法是为了得到启发和加持，那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些。如果我们把始于

“诸法⽆常”的所有层次的教法，都视为对我们当下体验的直指教授，那即会是我们的

所得。 

所以请把所有层次的教法都视为直指⼼性的指导，不是只有⼤圆满和⼤⼿印才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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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蒂：好的，⾮常有帮助，谢谢你，艾瑞克。⽆论什么层次的所有教法，我们都应视为

对⾃⾝体验的直指教授，真的要记住这⼀点。艾瑞克，⾮常希望你能再来分享经验，这

⾮常启发⼈⼼。 

艾瑞克：我很乐意这么做。我有⼀个新原则：不要说“不”（笑）。不像南希·⾥根，她

的口号是：[对毒品]只要说“不”——那是以前的事了。 

⾮常感谢⼤家，尤其是海蒂，关于《绿度⺟三胜法》你们做得⾮常好。从你们初次对我

展⽰这个课程⾄今，我想它⼀直进⾏得很好，因此⾮常感谢你们，也感谢其他所有参与

这项⼯作的⼈。尤其是那些把这个法⻔应⽤到⽇常⽣活中的⼈，万分感谢你们，因为那

样才会带来真正的利益。 

海蒂：艾瑞克，⾮常感谢你，希望很快能再⻅到你。 


